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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只蚁
在我铺设的落叶迷宫
晕头转向
慌不择路是种古典的美啊

而那遗忘的南方的蝉鸣
突然贴在蚁的触须上
慌不择路的锐声，慌不择路地
撕裂记忆，穿透南方

在盛满沙粒的戈壁

一个人弹尽粮绝一个人弹尽粮绝

一只蚁
正把树叶踩踏得粉身碎骨

一只蚁
已经没有血，没有泪，没有体
液

一只蚁
一半成了树叶的皮屑

一个人走进夜里
看，夜色分开
然后闭合

植物们窃窃私语
听，那刀切般的肃静

这浓烈的瞬刻是我的
这清凉的瞬刻是我的

这有点矫情的瞬刻是我的———
一个人毫不矫情地隐没在夜里———

……可以重复的迷醉
却有点像初恋

一只蜜蜂
飞到我的眼前，又飞回来

一只蜜蜂
飞到一朵丁香花前，又飞回去

一只蜜蜂
打亮十万复眼，脱离大部队

一只蜜蜂
运转十万雷达，忽略芬芳

一只蜜蜂
飞过刺玫的蓓蕾，飞过梨花，顺
便飞过春天

带着青年男子特有的忧郁表情
一只蜜蜂飞回梦里，又飞了出去

黑乎乎地落在地上
像一堆堆潮湿的棉被
灌满困苦的人间滋味

失去立体和纵深
树影———被施予魔咒的内心
古怪的形体套进专制的制服

这个秋夜
行人偶尔露头，面孔一闪而过
微光刺痛漂流瓶的羞怯

拽紧那些不断跌落的梦境
肋骨弯曲，腰身分崩离析
却迟迟听不到着陆的闷响

而你正是树和影
正在卧倒和观看
你们都是被选中的梦魇和光线
你们都是石头和汁液

你们走来走去，光线切剪树影
听听你们欢快的撕咬，听听你们
破碎的呻吟
细密的亮，细密的汗水，分开黑夜
树影在迟疑中裂缝

绿芽顶裂硬壳
细软的茎，互生的花
每天都在剧烈地上演静默的武戏
主角就是你们，主角只有你们

一
唐古拉瑞香贴地而出
互生的刀剑般的叶片向四周探触
直到握住一样从地牢爬出的
同伴的指尖

像一群温热的盲者仰躺一片
在阳光下来不及抹掉泪水
只捧出一串串念珠般的红果
遮住大地的伤口，看不见的深渊

二
细草们都展示着三重世界：
根须与湿黑的泥浆搏斗、恋爱、相互
加持
绿茎上挺，让一只蚂蚁攀骑
穗实和叶片垂着头默诵经文

你的脚下是无数个三重世界
你的身下也是
你的眼里满是沉默的三重世界

三
你在杨柳的枝条看到飞天的神态
而红桦和白桦宛如奉乳的牧女
丁香曲折地呼唤你的嗅觉——
在汉代她名叫鸡舌香，而老家在大海
里的岛国

风吹铃铛，不，风吹松塔
风吹飞檐翘角的红松、青松
风吹一座座活着的寺庙

四
植物园在城市设定了自我的国界
但它没有边际

那些泥土、虫唧、鸟鸣
仿佛是人间的背景
那些晨露、霜语、夕光
仿佛是你我的景深

你侧耳倾听，驻足凝视
在叶脉茎管月落日出

雪，密不透风
封住仰面观望星辰之人
的喉管
继续攀爬，继续呼啸
直奔更高的山峦

隔着玻璃窗，你的面颊
肌肉痉挛：
无所顾忌，永不罢休，
不问结果
清凉的白带着杀人的红
埋住伤口和哭泣

升高，升高，脆薄的骨屑
要抓住月亮!
狂暴的诗意逼人崇拜。
血瞬间高热
即刻更冷

植物园之诗

树树 满树都是告别的眼睛满树都是告别的眼睛
满地都是跌落的铃铛满地都是跌落的铃铛
春雨有多少细密针脚春雨有多少细密针脚
秋风就有多少剪刀秋风就有多少剪刀

最清凉的眼睛也得焦枯最清凉的眼睛也得焦枯
头撞大风的铃铛注定跌落头撞大风的铃铛注定跌落
这是一个命定失去首级的季节这是一个命定失去首级的季节
大风和小风正在血腥地比赛大风和小风正在血腥地比赛

满街都有魂魄在急速地飘游满街都有魂魄在急速地飘游
含血的呼喊摧裂全城含血的呼喊摧裂全城
到了摘取首级的时候到了摘取首级的时候
到了名正言顺的奥斯维辛到了名正言顺的奥斯维辛！！

好像风和日丽好像风和日丽
好像暮色消隐好像暮色消隐
好像鞋底没有血迹好像鞋底没有血迹
好像春天没头没脑地来临好像春天没头没脑地来临

秋秋

一只头颅肿大的蚂蚁
紧抓大丽花的叶缘
微风荡漾，左摇右晃
趾爪之上是虚空，腰尾之下是深渊
而凝聚了半生的雨滴
就要晶莹地冲撞面颊

一次，我梦到这个场景
满头大汗，四肢冰凉
一次，在人群里听到锯齿般紧密的呼喊
确定是幻听，指缝却渗出血线

这一次，太阳正在压迫树杈
你的背影恰巧擦过街角，杯皿破碎———

带着泼尽一生的猛烈

悬悬

鸦鸦
一颗颗白嘴鸦挂满枝头一颗颗白嘴鸦挂满枝头
在波浪般的寒风捕捞二月在波浪般的寒风捕捞二月

缩着身子狂饮缩着身子狂饮
打着颤栗梳理打着颤栗梳理

一粒粒黑色炸药双颊陷落一粒粒黑色炸药双颊陷落，，内里激越内里激越
急欲挣脱自己急欲挣脱自己，，果实听候飞行果实听候飞行

枝条紧张地抓捆她们的趾爪枝条紧张地抓捆她们的趾爪
残雪警惕地闪避来自肉体的微热残雪警惕地闪避来自肉体的微热

翅膀一秒钟之内就要暴动翅膀一秒钟之内就要暴动
首级顷刻在深蓝天宇燃烧首级顷刻在深蓝天宇燃烧

这样的情景多少世纪视而无睹这样的情景多少世纪视而无睹
眼睛拒绝摄录疯癫的乌鸦眼睛拒绝摄录疯癫的乌鸦

你会把她们当作再生的使者？
你会记住她们来自远古冰层的神情？

斜光把鸦群的影子扔在雪地
撕心裂肺的号叫陡然把冷寂放大

似乎无关血液，似乎寒夜短暂
春天如约而至，春天鹅黄淡绿

蚁蚁

蜂蜂

影影

褐色的暗褐色的暗
从辽远的群峰飘到阳坡从辽远的群峰飘到阳坡
在扇形的坡面停顿片刻在扇形的坡面停顿片刻
跌落树冠跌落树冠

褐色的暗褐色的暗
真像你脸上的光斑真像你脸上的光斑
沉着地闪耀沉着地闪耀
从树冠流到树干从树冠流到树干

向下向下，，向下向下
踱着方步的巫师踱着方步的巫师
咬紧牙关的钟表咬紧牙关的钟表
悄无声息悄无声息

从植物的叶从植物的叶、、花花、、茎开始茎开始
从石头的躯体开始从石头的躯体开始
从你的内心开始从你的内心开始

秋天来了秋天来了，，秋天来了秋天来了
轮到你想起轮到你想起
轮到你忘记轮到你忘记

暗暗

万物衰败万物衰败
倒也干净倒也干净，，倒也坚实倒也坚实

收起色收起色、、香香、、欲欲
丁香丁香、、芍药芍药、、玫瑰玫瑰、、牡丹牡丹
素面朝天素面朝天，，褐色枝干褐色枝干

革命时代的忠字舞革命时代的忠字舞
众人狂欢的锅庄众人狂欢的锅庄，，欲迎还却的欲迎还却的
探戈和恰恰探戈和恰恰
正被压缩打包正被压缩打包，，制成光碟制成光碟
留待新春接收留待新春接收，，来世重播来世重播

荒蛮让人目瞪口呆荒蛮让人目瞪口呆
珍贵的片刻的停顿珍贵的片刻的停顿！！

上天从未隐瞒什么上天从未隐瞒什么
镜片后的露与藏镜片后的露与藏
笔尖明耀的念与忘笔尖明耀的念与忘

冬

雪雪

夜夜

我见过繁盛的美我见过繁盛的美，，但衰败比美更繁盛但衰败比美更繁盛
在枯枝碎叶的版画中在枯枝碎叶的版画中，，蝉声早就褪色了蝉声早就褪色了
天黑得那么快，睫毛上光忽地一闪——

只剩树木站在那里
剖划空气，硌疼夜的腹部
仿佛她们不在乎
仿佛世界还新鲜


